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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孝濂的人生還有兩個關鍵階段：一是
「參與找抗瘧藥」。
上世紀 60 年代，曾孝濂參加了中國

「523」瘧疾防治藥物研究項目的繪圖工
作。這一項目包括在民間尋找可食用的抗瘧
中草藥或方劑。他的主要任務是把項目組初
步篩選出的有效抗瘧植物繪成一本畫冊。
那段時間，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寫生和
採集標本的經歷讓他更加熱愛大自然。從那
時起，他立志要把這些美好的植物生態、植
物種類、奇花異草盡可能多地畫下來。他明
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學畫一定不是誕生在辦
公室，而是在大自然。
野外科學考察的艱苦超乎想像，遇到螞
蟻、螞蟥、馬蜂、毒蛇更是常事。一次，在
滿懷喜悅帶着標本從一片灌木叢離開的路
上，他隱約覺得身上有血滲出。曾孝濂起初
以為只是被蚊子咬了。「後來我才知道，那
是螞蟥。螞蟥咬你的時候不會感覺疼，等它

吃飽走了，你也不會察覺，但血會不停地
流。」
第二天起來，曾孝濂卻發現，自己身上
好多地方的幹血塊竟然與被單黏在了一起，
細數竟有42個傷口——原來，他被多隻螞
蟥襲擊了。
曾老的第二個關鍵階段則是退休後的

「時不我待」。退休後出了12本個人繪畫
集的他甚至比工作時更忙。
他想畫胡楊，就去了內蒙古；想畫紅

杉，就去了美國。他說自己特別「貪心」，
什麼生命都想畫。
喜歡孤獨的他總說，熱鬧是大家的，孤
獨是自己的。
「我經常看着樹葉發呆，看着看着，就
會覺得樹葉不是一般的美，一種燦爛至極、
歸於平淡的美。它秋天飄落，掉到地裡，腐
爛後為新芽提供養料，之後又從小苗長成大
樹，帶來生命的綠色。」

一幅長 2.5 米、寬
1.17米的《改變世界
的中國植物》將在

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上亮
相——這是曾孝濂退休後的新作品。
目前，曾孝濂正在對這幅畫做最後階

段的調整。
「畫中37種植物原產地都在我國……

我的任務就是讓大家看到畫後能感嘆一
句，『哦，原來這些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
植物！』」
說話時，他頭上戴着的放大鏡帽子一

顫一顫的。這個放大鏡是他作畫時的重要

工具，兩個鏡片均可放大3倍，能助他更
精確地畫細節，比如稻穗上的細刺、獼猴
桃的絨毛。
曾孝濂如數家珍：歐美很多花卉都是

從中國傳過去的，比如野生月季，傳到歐
洲後成為象徵和平和友誼的觀賞花卉；還
有長在高海拔的綠絨蒿，因為它氣質高
貴，歐洲人叫它「東方女神」；又如「中
國鴿子樹」珙桐，因為它開花雪白，像一
群鴿子停在枝頭。
他說，自己不奢望人人都喜歡植物科

學畫，但願看畫的人能關愛這些大自然裡
的生命。

退休再出新作 記錄37原產中國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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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學畫就像植物的『身份
證』，它是美術跟科學之間比較

小的一個分支。它以科學的手法描繪植
物，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準。」曾孝濂
說。上世紀50年代末起，他與其他繪圖
員、植物學家用了45年畫出《中國植物
志》插圖。該書記載中國301科3,408屬
31,142種植物；全書共9,000餘幅圖版；
並於2009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如今，繪圖員們已過世大半。

千錘百煉造巨著 慢工細活無敵手
曾孝濂自幼愛畫畫，高中畢業進入中

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時值《中國植物
志》項目啟動，對於當時80餘家科教單
位的312位植物學家和164位繪圖員而
言，要把中國總計3萬多種的植物繪成
圖，簡直是天方夜譚。然而年輕的曾孝濂
深知，這將是環境和生物的多樣性不可或
缺的基本數據。
該書的科學插圖主要是以臘葉標本為依

據的黑白線描圖。在常規的摹標本之餘，
曾孝濂說自己有「強迫症」，畫植物一定

要去原產地寫生，解剖植物標本，有了十
足把握才能下筆。譬如，為了畫大蒜，他
足足花了兩年時間觀察其開花過程。他先
打草稿，再給植物學家看，確認後才用鋼
筆着墨。雖然速度慢，所幸他當時的領導
不但不催他，還和他一起解剖植物。
曾孝濂的畫作信息量極豐富——根、

枝、花、果外，還有葉片的正、反、側面的
形態。由於作畫時不能改變植物特徵，他就
從光線、色彩和虛實上表現藝術性。他的
「鐵粉」，同院研究員王立松說，攝影作
品、新物種的模式標本都無法取代植物科學
畫。「舉例來說，我可以用微距攝影拍到地
衣的細節，但大景深會虛化背景。曾老的畫
卻可以同時兼顧植物與環境。」

久窺無形成有形 植物繪畫無捷徑
曾孝濂說，「像」是起碼要求，難的

是表現「生命」。
「植物的生命狀態或柔軟或堅韌，這

些都源於它們面對自然的從容。每一朵花
怎麼開，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觀
察，用心靈去體會，然後畫出來。」

老教授潛心60載
手繪中國植物志

60年來，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工程師曾孝濂只幹

了一件事 —— 畫植物。他畫的三七，連葉脈走向都有講究；他畫的

杓蘭，連上下半段的絨毛數量都有不同。 ■新華社


